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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子
珊
在
新
劇
︽
雷
霆
掃
毒
︾
有
出
色
表

現
，
在
化
妝
間
巧
遇
她
，
不
禁
稱
讚
她
，
她
喜

出
望
外
：
﹁
你
有
看
？
﹂
跟
她
說
：
﹁
其
中
一

幕
你
穿
㠥
五
吋
高
跟
鞋
在
小
巷
中
跑
來
跑
去
，

看
㠥
也
替
你
辛
苦
。
﹂

子
珊
擺
擺
手
說
：
﹁
我
接
很
多
角
色
都
是
要
我
穿

㠥
高
跟
鞋
跑
來
跑
去
的
。
﹂

﹁
要
做
視
后
，
總
要
受
點
皮
肉
之
苦
。
﹂
我
說
。

子
珊
坦
言
：
﹁
如
果
可
以
，
再
辛
苦
也
沒
問
題
。
﹂

子
珊
的
演
技
早
在
她
拍
第
一
部
電
影
︽
跟
蹤
︾
已

露
鋒
芒
，
即
奪
二
○
○
八
年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最
佳

新
演
員
，
以
及
無
㡊
台
慶
飛
躍
進
步
獎
，
她
只
差
一

部
力
捧
她
的
劇
集
，
視
后
后
冠
便
成
囊
中
物
。

正
在
放
假
的
徐
子
珊
正
忙
於
宣
傳
︽
雷
霆
掃
毒
︾

及
到
各
地
去
還
廣
告
債
，
遇
到
她
當
天
，
她
才
剛
從

外
地
拍
廣
告
返
港
，
她
說
：
﹁
下
個
月
我
會
開
始
拍

攝
新
劇
，
年
尾
或
會
接
拍
一
部
電
影
，
我
上
半
年
也

拍
了
一
部
電
影
，
今
年
有
電
影
命
，
其
中
一
部
是
跟

林
㞒
合
作
的
。
﹂

﹁
那
就
可
以
用
片
酬
買
房
子
了
。
﹂

子
珊
說
：
﹁
還
未
儲
夠
錢
，
我
有
粉
絲
是
投
資
專

家
，
在
電
台
主
持
財
經
節
目
教
人
買
股
票
買
樓
，
很

本
事
的
一
個
女
生
，
如
果
我
有
她
那
麼
本
事
便
好

了
。
﹂

﹁
你
可
㠥
她
教
路
，
有
不
少
藝
人
的
財
富
都
是
從
投
資
有
道

賺
回
來
的
。
﹂
我
說
。

﹁
力
不
到
不
為
財
，
別
人
教
路
，
也
要
我
有
時
間
去
跟
進
，

好
像
股
票
市
場
，
起
落
那
麼
快
，
如
果
我
在
開
工
根
本
無
法
緊

貼
市
場
，
很
易
虧
損
。
買
房
子
也
是
，
那
位
粉
絲
會
出
去
找
筍

盤
，
又
要
做
很
多
資
料
搜
集
，
這
些
錢
不
是
我
賺
的
，
我
還
是

集
中
火
力
，
用
心
拍
戲
好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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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金
庸
在
︽
歷
史
的
一
刻
．
序
︾，
提
到
歷
史
一

刻
的
變
動
不
居
：
﹁
雖
然
如
此
，
無
常
的
歷
史

生
命
之
中
，
還
是
有
些
特
殊
的
一
刻
，
含
有
特

殊
不
同
的
意
義
。
每
個
人
初
出
母
胎
，
呱
呱
墜

地
，
每
個
人
結
婚
生
子
，
每
個
人
逝
世
死
亡
，

這
一
刻
時
光
是
悲
是
歡
，
是
離
是
合
，
對
於
斯
人
斯

世
便
具
有
永
恆
意
義
，
此
謂
無
常
中
之
有
常
。
﹂

他
對
︽
歷
史
的
一
刻
︾
畫
冊
給
予
如
下
的
讚
許
：

香
港
的
回
歸
中
國
，
對
於
中
國
與
香
港
，
是
具
有

特
殊
重
大
意
義
之
事
。
明
報
出
版
機
構
紀
錄
了
這
歷

史
的
一
刻
，
以
圖
片
和
文
字
把
這
歷
史
的
一
刻
固
定

下
來
，
使
得
曾
經
參
與
過
這
一
刻
的
人
們
，
在
今
後

翻
閱
之
際
，
永
留
鮮
明
記
憶
；
沒
有
親
身
參
加
的
人

們
，
看
到
這
些
記
敘
和
圖
片
時
，
也
能
有
如
親
歷
其

境
，
分
享
這
一
刻
的
激
動
和
震
撼
。

︽
歷
史
的
一
刻
︾
畫
冊
也
摘
錄
了
海
內
外
報
刊
的

社
論
，
其
中
英
國
︽
衛
報
周
刊
︾
的
社
論
指
出
：

這
不
是
什
麼
慶
典
，
不
是
什
麼
莊
嚴
的
守
夜
，
而

是
﹁
移
交
﹂
；
一
個
歷
史
長
達
四
百
多
年
的
帝
國
，

今
日
式
微
，
只
是
用
這
麼
平
凡
不
過
的
兩
個
字
來
形

容
。
當
年
杜
雷
克
、
清
教
徒
等
開
創
的
事
業
，
就
在

一
片
迷
茫
夏
雨
罩
㠥
香
港
地
平
線
上
高
樓
廣
廈
的
時

候
，
實
際
上
告
一
段
落
了
。
皇
家
遊
艇
不
列
顛
尼
亞

號
給
一
個
典
禮
做
了
背
景
：
那
個
典
禮
標
誌
㠥
﹁
英
國
統
治
香

港
時
代
結
束
﹂。
這
是
典
禮
章
程
的
用
語
，
沒
有
詩
意
，
卻
很
實

在
。美

國
︽
洛
杉
磯
時
報
︾
七
月
一
日
社
論
寫
道
：

星
期
一
的
移
交
典
禮
，
對
香
港
來
說
，
無
疑
是
一
段
歷
史
的

終
結
，
而
這
終
結
的
意
義
不
止
一
端
。
首
先
，
由
一
九
四
七
年

到
一
九
九
七
年
這
半
個
世
紀
之
內
，
歐
洲
列
強
幾
乎
放
棄
了
所

有
十
九
世
紀
期
間
奪
得
的
殖
民
地
，
香
港
的
移
交
典
禮
，
標
誌

㠥
這
個
不
平
凡
時
代
實
實
在
在
告
一
段
落
了
。

同
時
，
擂
鼓
篩
鑼
的
移
交
慶
典
也
標
誌
㠥
另
一
回
事
終
結
：

中
國
再
也
不
能
把
當
前
弊
病
諉
過
歷
史
了
。
一
百
五
十
多
年
前

英
國
發
動
鴉
片
戰
爭
強
奪
香
港
的
缺
德
行
徑
已
經
成
為
過
去
。

以
後
，
中
國
得
為
香
港
負
責
了
。

美
國
︽
華
盛
頓
郵
報
︾
七
月
一
日
社
論
指
出
：

過
去
，
中
國
信
誓
旦
旦
，
說
未
來
五
十
年
都
會
維
持
香
港
的

自
由
；
而
這
個
保
證
，
也
載
於
基
本
法
之
內
。
這
部
基
本
法
，

在
香
港
成
為
中
國
一
員
之
後
，
就
是
治
理
香
港
的
綜
合
小
憲
法

了
。
不
過
，
分
析
家
認
為
，
江
澤
民
今
天
在
各
國
嘉
賓
面
前
許

下
的
諾
言
，
比
北
京
過
去
所
有
保
證
都
要
有
力
，
務
求
香
港
人

以
至
關
注
香
港
過
渡
事
宜
的
國
際
社
會
，
都
對
香
港
前
途
有
信

心
。正

如
金
庸
指
出
，
這
歷
史
的
一
刻
之
所
以
令
人
刻
骨
難
忘
，

主
要
是
﹁
由
許
多
不
平
凡
的
歷
史
推
動
到
這
高
潮
頂
點
的
﹂。

﹁
不
平
凡
的
歷
史
﹂，
多
不
枚
舉
，
其
犖
犖
大
者
是
中
國
唯
一

被
列
強
佔
領
的
屬
地
回
歸
祖
國
；
這
是
中
英
長
期
談
判
的
結

果
；
這
是
一
次
沒
有
血
光
劍
影
的
和
平
移
交⋯

⋯

綜
觀
香
港
這
次
歷
史
性
的
移
交
，
在
人
類
史
上
也
是
僅
見

的
，
因
為
香
港
這
一
次
歷
史
性
的
移
交
，
是
在
相
當
平
和
、
安

定
的
氣
氛
中
進
行
。
過
去
每
逢
一
次
主
權
的
移
交
和
政
治
的
大

變
化
，
伴
隨
的
往
往
是
社
會
的
不
安
，
或
不
同
程
度
的
動
盪
，

但
香
港
這
歷
史
的
一
刻
，
儘
管
也
有
體
現
民
主
精
神
的
不
同
聲

音
，
卻
沒
有
越
出
文
明
的
軌
道
，
整
個
過
程
洋
溢
的
是
包
容
下

的
和
諧
、
親
善
，
正
合
了
雨
果
的
一
句
話
：
﹁
親
善
是
幸
福
，

文
明
帶
來
和
諧
。
﹂
從
而
使
這
逝
去
一
刻
，
化
成
親
切
的
回

憶
，
鐫
刻
在
人
們
的
心
間
。

古
今
中
外
，
僅
此
一
次
。
我
們
有
望
這
本
畫
冊
盡
量
做
到
全

面
、
客
觀
、
持
平
，
與
此
同
時
，
我
們
希
望
記
錄
這
一
次
回
歸

的
有
關
畫
冊
，
如
一
葉
時
間
之
舟
，
把
這
文
明
的
歷
史
一
刻
，

永
恆
地
航
向
美
好
的
明
天
！
　
　

十
五
年
在
歷
史
長
河
中
，
只
是
一
個
頓
號
。
﹁
五
十
年
不

變
﹂，
不
變
是
一
個
大
方
向
、
大
原
則
，
在
不
變
中
求
發
展
，
才

是
香
港
社
會
的
進
步
、
出
路
的
基
石
！︵︽

歷
史
一
刻
︾
之
三
，
完
︶

不變中求發展
彥　火

琴台
客聚

原
本
以
為
西
寧
應
該
是
一
個
寧
靜
、

純
樸
的
山
城
，
但
看
九
月
十
六
日
一
天

的
︽
西
海
都
市
報
︾，
一
整
版
的
︽
西

寧
城
事
︾，
其
中
的
三
則
社
會
新
聞
，

竟
和
香
港
這
個
污
濁
的
資
本
主
義
大
都

會
所
出
現
過
的
一
模
一
樣
。

一
則
是
說
西
寧
有
一
個
所
謂
﹁
風
水
先

生
﹂，
藉
看
風
水
、
驅
鬼
魂
、
作
法
消
災
的
謊

言
，
誘
騙
一
女
子
脫
衣
施
法
，
對
其
猥
褻
非

禮
，
終
於
鬧
上
警
署
的
事
件
。
這
種
以
迷
信

非
禮
以
至
強
姦
女
性
的
事
件
，
在
香
港
不
是

時
有
所
聞
嗎
？

另
一
則
又
是
強
姦
案
，
就
是
的
士
司
機
載

女
客
竟
施
行
暴
力
強
姦
，
但
案
情
的
惡
劣
，

似
乎
比
香
港
發
生
過
的
尤
甚
。

事
緣
有
一
女
子
，
深
夜
由
湟
中
縣
多
巴
鎮

擬
乘
的
士
回
西
寧
市
。
遇
一
的
士
，
停
車
邀

女
士
上
車
，
但
車
上
早
有
兩
個
男
人
。
這
名

女
子
以
為
這
輛
的
士
為
了
多
賺
而
搭
載
，
而

且
深
夜
出
租
車
難
找
，
便
上
車
了
。
但
三
人

見
女
子
單
人
可
欺
，
到
達
西
寧
，
竟
把
她
強

帶
到
城
東
區
一
小
旅
店
加
以
輪
姦
。
事
後
更
搶
了
她
的

手
機
、
手
袋
及
現
金
四
百
元
。
後
來
罪
犯
被
緝
拿
歸

案
。另

有
一
宗
則
是
勒
索
案
。
一
位
在
西
寧
務
工
人
員
，

意
外
撿
到
一
個
電
腦
U
盤
。
經
看
後
發
現
盤
內
有
若
干

個
人
私
隱
和
照
片
。
於
是
便
給
U
盤
主
人
打
電
話
、
發

短
訊
，
要
求
用
十
二
萬
元
來
贖
回
。
結
果
U
盤
主
人
報

警
，
將
罪
犯
擒
獲
。

版
面
指
是
﹁
西
寧
城
事
﹂，
就
是
當
天
記
者
採
訪
來
的

社
會
新
聞
。
全
版
的
主
要
訊
息
，
便
是
這
些
令
人
嘆
息

﹁
人
心
不
古
﹂
的
新
聞
。
除
此
之
外
，
只
有
兩
條
，
一
是

﹁
車
停
路
中
間
，
來
客
有
意
見
﹂，
另
一
是
﹁
人
民
公
園

健
身
場
受
到
冷
遇
﹂。
唯
一
的
一
條
﹁
好
事
﹂，
便
是
某

外
孫
女
大
意
，
帶
姥
姥
乘
公
車
出
門
，
到
站
後
孫
女
下

車
，
竟
忘
了
帶
姥
姥
同
下
。
外
孫
女
已
是
成
年
人
，
怎

會
自
己
下
車
辦
事
，
把
姥
姥
留
在
巴
士
上
？
結
果
是
派

出
所
打
來
電
話
，
那
是
第
二
天
早
上
了
。
原
來
老
人
下

了
車
，
不
辨
方
向
，
有
一
位
好
心
人
把
她
帶
到
派
出

所
。
她
又
說
不
清
楚
住
址
，
民
警
只
好
安
排
她
在
一
家

旅
店
休
息
，
翌
日
才
找
到
家
人
。
你
說
這
是
一
樁
好
事

還
是
壞
事
呢
？

西寧社會新聞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約
好
了
的
情
人
遲
到
，
你
正
等
得
焦
急
如

焚
，
腦
海
裡
會
想
起
些
什
麼
呢
？

他
／
她
是
否
遇
上
交
通
擠
塞
？
他
／
她
被

工
作
拖
延
了
？
為
何
不
早
些
離
開
？
他
／
她

是
否
不
重
視
這
個
約
會
，
還
是
壓
根
兒
不
尊

重
自
己
？
對
方
是
否
不
愛
我
了
？
是
不
是
我
做
錯

了
什
麼⋯

⋯

不
過
，
若
我
告
訴
你
，
你
的
情
人
遲
到
是
因
為

他
／
她
不
幸
地
遇
上
了
交
通
意
外
，
又
或
因
他
／

她
在
途
中
遇
到
了
急
病
的
患
者
，
好
心
出
手
幫

忙
，
另
外
，
他
／
她
其
實
約
任
何
一
個
人
也
習
慣

遲
到
半
小
時
以
上
，
但
每
次
也
會
為
了
你
而
將
遲

到
的
時
間
縮
減
為
十
分
鐘
，
甚
至
努
力
為
你
準
時

過
幾
次——

當
你
知
道
這
些
後
，
你
還
會
為
他
／
她

的
遲
到
而
生
氣
，
焦
急
如
焚
甚
至
胡
思
亂
想
？

所
以
，
令
我
們
自
己
難
受
的
，
很
多
時
並
非
事

件
的
本
身(

遲
到
︶，
而
是
那
些
發
自
我
們
內
心
的
想

法
，
只
要
能
好
好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
又
或
等
認

清
背
後
的
真
相
才
理
性
地
處
理
每
一
件
事
，
雖
然
人
生
仍
難

免
遇
上
不
如
意
的
事
情
，
但
相
信
我
們
日
常
所
感
受
到
的
快

樂
起
碼
能
增
加
百
分
之
五
十
甚
至
百
分
之
七
十
！

在
︽
金
剛
經
︾
的
初
段
，
須
菩
提
祖
師
向
佛
祖
請
教
降
伏

紛
亂
之
心
的
方
法
，
佛
祖
靜
默
一
剎
之
後
，
然
後
送
了
三
個

字
給
須
菩
提
：
善
護
念
。
何
謂
善
護
念
呢
？
簡
而
言
之
，
就

是
好
好
保
護
我
們
的
念
頭
，
不
要
讓
自
己
胡
思
亂
想
。
我
們

或
許
並
不
刻
意
察
覺
，
但
其
實
念
頭
乃
是
像
雪
球
一
般
一
個

接
一
個
出
現
並
黏
上
對
方
，
繼
而
愈
滾
愈
大
，
所
以
只
要
我

們
能
於
第
一
念
生
時
就
立
刻
將
之
停
止
化
解
，
便
能
制
止
打

後
因
愈
想
愈
多
而
起
的
天
崩
地
裂
！

至
於
如
何
意
識
自
己
的
一
念
生
呢
？
這
就
是
功
夫
，
也
是

修
習
靜
坐
的
神
效
之
一
！

別讓思想雪崩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第
一
次
吃
泰
國
菜
，
是
在

泰
國
。
那
個
時
候
，
泰
國
菜

在
香
港
並
未
流
行
，
不
像
如

今
到
處
都
有
泰
國
菜
館
。
當

時
吃
到
的
，
可
以
用
辣
到
飛

起
四
個
字
來
形
容
。
泰
國
菜
給
人

的
感
覺
都
很
厚
重
，
膩
膩
的
。
那

時
吃
了
什
麼
道
地
的
泰
國
菜
？
如

今
已
無
復
記
憶
，
只
記
得
那
道
冬

蔭
功
湯
。

已
故
的
香
港
第
一
位
唱
片
騎
師

陳
任
，
也
喜
歡
冬
蔭
功
湯
，
更
喜

歡
熱
辣
辣
時
張
口
就
喝
，
有
次
跟

他
一
起
喝
這
道
湯
時
，
喝
了
幾
口

之
後
，
他
就
從
舌
頭
上
撕
下
薄
薄

的
一
層
膜
出
來
，
嚇
人
得
很
，
不

過
陳
任
卻
自
得
其
樂
。

喝
冬
蔭
功
湯
最
大
的
毛
病
是
，

湯
裡
面
的
材
料
太
多
，
要
花
功
夫
去
撥
開
這
些

材
料
才
能
喝
，
而
且
挑
食
材
料
時
也
要
撥
開
不

能
吃
的
東
西
，
有
點
麻
煩
。

最
近
，
朋
友
請
我
到
銅
鑼
灣
新
會
道
一
家
新

開
的
泰
國
菜
館
吃
飯
，
說
是
很
有
特
色
，
因
為

不
是
濃
口
味
的
泰
國
菜
，
而
是
改
良
自
創
的
輕

盈
泰
式
菜
。

果
然
很
特
別
，
因
為
光
看
菜
單
，
每
道
菜
下

面
都
寫
上
含
有
多
少
卡
路
里
，
多
少
蛋
白
質
，

多
少
脂
肪
，
讓
注
重
健
康
美
食
的
人
士
，
知
道

自
己
攝
入
了
多
少
卡
路
里
，
如
果
過
量
，
就
要

運
動
了
。

更
特
別
的
是
，
那
道
冬
蔭
功
湯
非
常
清
，
原

來
是
以
西
式
清
湯
的
方
式
來
熬
製
，
裡
面
只
加

磨
菇
，
有
一
點
點
辣
，
嗜
辣
的
可
以
自
己
加
入

店
裡
自
製
的
醬
，
既
可
提
鮮
，
又
可
更
辣
。

店
裡
還
有
和
店
名
一
樣
的
啤
酒
，
我
好
奇
的

詢
問
，
泰
國
有
這
種
啤
酒
嗎
？
答
案
是
在
日
本

訂
造
的
，
有
濃
濃
的
麥
香
。
最
抵
食
的
，
是
牛

里
脊
肉
，
因
為
用
的
是
上
好
的
美
國
牛
肉
，
成

本
就
接
近
價
錢
。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
這
輕
盈
泰
國
菜
很
有
創

意
，
香
港
不
是
要
成
為
創
意
城
市
嗎
？
菜
館
不

妨
觀
摩
觀
摩
，
不
要
老
給
人
吃
來
吃
去
都
是
那

幾
道
喜
宴
吃
的
菜
色
。

輕盈泰國菜
興　國

隨想
國

要
說
日
本
主
婦
的
故
事
，
真
的
長
如
匹
布
。

由
日
本
自
一
九
五
五
年
開
始
發
展
團
地
住
宅

後
，
已
有
﹁
團
地
妻
﹂
的
出
現
，
成
為
揶
揄
嘲

弄
日
本
家
庭
主
婦
生
活
無
憂
，
終
日
空
虛
度

日
，
致
陷
入
不
倫
戀
中
的
色
情
想
像
，
甚
至
成

為
粉
紅
映
畫
的
﹁
次
類
型
﹂
產
物
。
不
過
團
地
生
活

的
好
景
不
常
，
代
表
新
一
代
中
流
家
庭
的
功
能
未
能

持
續
，
但
並
不
表
示
此
﹁
傳
統
﹂
已
斷
，
八
十
年
代

紅
極
一
時
的
電
視
劇
︽
星
期
五
的
妻
子
們
︾
正
好
承

接
脈
絡
而
生
。
電
視
劇
講
述
小
川
知
子
本
來
是
一
名

空
姐
，
既
重
視
子
女
的
教
育
，
而
且
又
十
分
能
幹
，

但
丈
夫
仍
是
有
外
遇
，
於
是
最
終
便
離
婚
了
，
而
系

列
中
正
好
強
化
家
庭
中
的
煩
惱
，
以
及
為
妻
子
的
出

軌
尋
找
堅
實
的
理
據
支
持
。
撇
開
性
與
道
德
不
談
，

主
婦
的
餘
閒
其
實
也
維
持
不
久
，
正
如
落
合
惠
美
子

在
︽
21
世
紀
的
日
本
家
庭
，
何
去
何
從
︾︵
05
；
山

東
人
民
中
譯
本
，
10
︶
所
言
，
自
從
石
油
危
機
以

來
，
日
本
丈
夫
的
工
資
水
平
到
了
頂
，
再
沒
有
上
漲

的
希
望
，
而
教
育
費
及
住
宅
費
的
要
求
，
令
妻
子
必

須
工
作
來
增
添
家
用
，
也
即
是
經
濟
條
件
的
改
變
迫

使
主
婦
再
度
投
身
勞
動
市
場
。

當
然
不
是
說
主
婦
就
一
定
只
能
投
入
兼
職
的
勞
動

市
場
，
羅
拔
絲
︵G

lenda
S.R

oberts

︶
於
一
所
關
西

地
區
的
大
型
休
閒
服
及
內
衣
生
產
商
作
田
野
調
查

︵
以
假
名A

zum
i

名
之
︶，
便
發
現
到
公
司
的
成
功
之

道
，
在
於
大
量
起
用
主
婦
作
為
常
規
藍
領
工
人
。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調
查
中
，
竟
發
現
已
婚
女
性
所
佔
的
整
體
員
工

比
例
可
高
達
百
分
之
四
十
八
︵
︽R

e-Im
agin

g
Jap

an
ese

W
om
an

︾,
A
nne

E
.
Im
am
ura

edit.,
U
niversity

of
C
alifornia,

96
︶。
只
不
過
顯
然
此
絕
非
常
態
，
尤
其
是
隨
㠥
泡
沫
經
濟
的

爆
破
，
日
本
社
會
整
體
的
生
活
水
平
均
向
下
滑
，
對
本
來
已
不

太
富
裕
的
中
流
乃
至
下
層
主
婦
來
說
，
不
要
說
是
正
職
，
就
算

找
到
一
份
兼
職
已
屬
倖
致
。
正
如
三
浦
展
在
︽
急
速
風
土
化
的

日
本
︾︵
株
式
會
社
洋
泉
社
，
06
︶
中
的
觀
察
，
不
少
地
域
上

的
企
業
動
員
了
社
區
內
的
主
婦
勞
動
力
，
間
接
也
令
到
區
內
的

家
庭
關
係
出
現
分
崩
離
析
的
情
況
。
而
湯
淺
誠
在
︽
反
貧
困—

—

逃
出
溜
滑
梯
的
社
會
︾︵
東
京
岩
波
新
書
，
08
︶
亦
指
出
，

一
旦
接
受
了
社
會
救
助
，
身
邊
便
會
出
現
不
少
異
色
眼
光
，
所

以
對
主
婦
而
言
，
即
使
明
知
自
己
成
為
勞
動
市
場
中
的
被
剝
削

分
子
，
也
被
迫
硬
㠥
頭
皮
去
支
撐
下
去
。
在
桐
野
夏
生
的
︽
Ｏ

Ｕ
Ｔ—

—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97
︶
及
奧
田
英
朗
的
︽
邪
魔
︾

︵
01
︶，
對
於
兼
職
主
婦
的
悲
情
哀
歌
，
都
有
深
刻
而
精
準
的
描

寫
。 日本兼職主婦的哀歌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去頤和園，走在蒼松翠柏的萬壽山下時，遊人
們經常聽到山上飄來一陣悅耳的合聲，拾階而
上，便見山道的碎石小道邊一個古樸的亭子中，
有幾位歌者在合唱外國民歌，低音與高音部配合
得非常和諧，引得很多路人駐足仔細傾聽；有
時，一些偶爾路過的外國旅遊團也會停下來傾
聽。某日歌者們合唱俄羅斯民歌《垂柳》，三個聲
部配合得非常動聽，正好路過一個個俄羅斯旅遊
團，老外們便駐足一同唱起來，團裡的俄羅斯兒
童也都會唱這首歌。
亭子是個絕妙的歌唱之地。一邊是小路，三面

都掩映於高大的樹木之中，空氣清新，喜鵲與松
鼠在山石上跳來跳去。某天聽罷一曲，我與歌者
攀談起來，讚美她們動人的歌聲。歌者們多數是
退休者，有原國企員工，有原機關幹部，有的原
來是專業人員。很多歌者，大家在亭子中唱歌時
一見如故，因都熱愛美聲便結為歌伴。歌者們多
數都不年輕了，有位劉女士已經50開外，有位張
女士已經70多歲了。這樣的年紀，過去都得老老
實實呆在家裡照顧孫輩，現在呢，卻天天背㠥旅
行袋跑到公園來唱歌，這就是時代的進步吧！當
然，也有年輕人，比如一個愛唱歌的小保安，到
北京來尋找歌唱之夢，只有20出頭。
聊一會兒，有歌者便熱情地向初學者傳授美聲

的技巧，張女士總是強調：任何唱法，都離不開
美聲訓練。劉女士總是強調：想唱好歌，練聲時
間一定要超過唱歌的時間。她們孜孜不倦地練習
頭腔共鳴、腹式呼吸，耐心地交流心得，傳授打
通聲道的「偏方」。

亭中有位年過70的義務「藝術總監」，大家都稱
他為吳老師。吳老先生精通音樂，是個極棒的男
高音。現在雖然腿腳不便拄㠥枴杖，可幾乎天天
來亭中坐陣，對求教者來者不拒，可謂「有教無
類」。無論什麼程度的歌唱愛好者，吳老師都能因
材施教，指出你的毛病在哪兒。歌者們說，吳老
師每傳授一個技巧，練好了至少得幾個月。最近
吳老師傳授的36拍換氣法，為歌者們津津樂道，
一個個刻苦練習。雖然我僅視唱歌為偶爾的消
遣，與業餘歌手的差距也不是一星半點兒，但被
歌者們的專注與狂熱感動。我想，執㠥地熱愛一
門技藝者，一般心地都能比較單純，能保留一方
心靈的淨土。
歌者們有相對固定的聚會時間。比如周日或者

周四，有手風琴、小提琴等各種樂器到場，為歌
唱者伴奏。周六，是一家四姐妹合唱的時間。歌
者雖然都是閒來業餘玩音樂，可玩得特別認真。
年復一年，總是在固定的時間，帶㠥全家大小，
帶㠥裝㠥水與午飯的拉桿箱出現在亭子中。不久
前北京7.21大雨那天，正好是個周六，四姐妹一家
幾口照樣在亭中唱歌，後來雨太大了她們才趟㠥
水離開了頤和園。
幾乎每天都在亭中出現的是嗓音甜美的劉女

士。在秋風瑟瑟、園中人煙稀少的午後，也常見
她獨自坐在亭中。那幾隻在亭邊林上居住的喜鵲
與松鼠，在劉女士身邊飛來跳去，啄食㠥碎乾糧
與花生米。混熟了，才知道劉女士曾得過癌症，
做過手術之後，便把亭中當成療養之地。每天來
園中先做氣功，然後就來亭中閒坐，會友、唱

歌、讀書。呼吸㠥林間的新鮮空氣。這種簡單的
生活，自然利於康復。每天，劉女士要花5─10元
錢買食物餵小動物。喜鵲、松鼠被餵熟了，也通
了人性。據說，有一天傍晚劉女士離開頤和園
時，幾隻喜鵲一直跟㠥飛出了東宮門，在劉女士
頭上的天空盤旋了好幾圈，才戀戀不捨地回了頤
和園的亭邊山林。
張女士也得過癌症，不久前動了手術。身體剛

好點兒，就又跑到頤和園來唱歌。張女士達觀又
熱心，根本沒有拿自己當病人，經常帶些自己做
的炸丸子、芝麻醬烙餅等美食來與歌友們分享。
十年前，她與歌友一起參加過中央電視台的草根
選秀節目，一曲《茉莉花》讓他們獲了個頭等
獎。後來歌者們出國的出國，做生意的做生意，
退休的退休，就天各一方了。沒想到十年後，其
中有些歌友竟然又在亭間相會，唱起了新的歌。
我發現歌者並非僅推敲音樂，也推敲生活，且很
多人是極好的朋友。那位劉女士說，她跟張女士
不過認識幾個月，就由一起唱歌繼而成了知己，
互相鼓勵戰勝病魔，沒事兒還一起包餃子。
來的次數多了，才知道來亭中養病的並非張、

劉女士二人。亭中的歌友每每也就是病友。有人
得過癌症，有人是慢性病，有的則是腰腿不便。
一位常來伴奏的手風琴愛好者說，他已經換了兩
次肝。聽㠥那激情的琴聲，那豪放的言談，幾乎
不相信他曾與死神擦肩而過。可能正是音樂與朋
友，讓那些得過絕症的人，找到了生之快樂。
就是亭中歌友會的「藝術總監」吳老師，來頤

和園也是玩歌與養病兼顧的。吳老師退休之後，
已在頤和園教了十幾年歌。他說：人的一生，半
輩子在單位聽領導指揮，為了生活什麼都得忍
㠥，退休後才能過幾年自由自在的日子，有工夫
做自己喜歡的事。人生能自由自在的時間其實沒
有多少。

去年吳老師摔傷了腿，之後就只能拄個拐來頤
和園唱歌，往往在亭中一呆就是一天，旅行袋中
裡裝㠥歌本、水和乾糧。吳老師說，反正我在家
呆㠥腿也是痛，還不如上亭子這兒坐㠥，熱熱鬧
鬧倒能忘了痛。我想，吳老師當義務指導，幫助
別人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
老吳的那種達觀，讓人悟出生命的短暫，及時

尋找快樂的重要。如果天下的病痛者，都能有一
種愛好，都能主動地結交朋友，不僅於個體的身
心健康有利，家庭會更輕鬆，社會也會更美好。
有位歌者夫婦說，他們平時在家給後輩看孩子，
因為兩代人教育孩子的觀念不同，就經常發生家
庭口角，每每心情很不愉快；只有周末到頤和園
來唱歌，才能放鬆一下。親人不能給予的快樂，
萍水相逢的朋友有時卻能給予。因為彼此沒有承
諾，來去自由，反而相處輕鬆愉快。那些被老弱
病殘折磨的人，在家裡可能被冷落，可當他們在
亭中以音樂為媒相識朋友時，就創造了一個自助
的溫暖群體。
一座山間小亭子，在音樂的沐浴之中，成為自

救者的心靈樂園。

亭中記事

■亭子是個絕妙的歌唱之地。 網上圖片


